
玩物有理

忽然幡动

情可一侃� � �

2015年 1月 31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 刘小雷 编辑 张海龙

专栏

新闻热线:96555

妙语联珠

从史招来

谦让宋襄公

虫族来袭

咏物以情

诀窍

文 ｜问远

文 ｜嘉南

文 ｜ 狂奔的骑士

文 ｜东邪西毒

文 ｜灭绝师太

文 ｜笑解金刀

衣蛾

1 月 28 日上午的兰州，漫天飞雪，临窗而立，

看着杂乱纷飞的雪花， 脑际瞬间浮现八个字：“始

于纷乱；终作清白。 ”这是联友怀抱昆仑写给雪花

的一副短联。

若干年前见过一次，此后每逢飞雪，都会想起

这联， 可见昆仑之笔， 将雪花写得真个是入木三

分，教人每每对其言外之意再三寻味。昆仑是善于

驾驭文字的，言语虽短，但他却总能赋予丰厚的内

涵。 如他另一副咏物的短联:“诚无羽翼； 别有云

天。”看似也寻常，但若知题目是写给“风筝”，读者

眼前顿时就会一亮，一个“妙”字，脱口而出。 这已

然是古今“风筝们”最好的独白。

“一切景语皆情语”，咏物联也是这样，不寄托

点情怀，干巴巴的直叙，便将那所咏之物，无法写

活。说起“活”来，想起一副写给鸽子的对联：“飞散

九天白浪；点活一座苍山。 ”若说上联，还不过精

彩，但进入下联，已经是开阖万千之手。 其立意之

高、思维之活，不由得让人点赞。数点白鸽，散作浪

花，恰恰让远处静态的山，因这群鸽而活了起来，

一个“活”字，真是活一山，也活一联。

历来对咏物联的评价，要经历三个层次，一是

直接描述，这类联要写好，全在于文辞优美。 如晚

清陇西人杨晓岩写水磨一联：“绿杨堤上水兴波，

听打转金轮，阵阵雷鸣风吼；黄麦熟时石有齿，看

嚼来玉屑，霏霏雪舞霜飞。”言辞清雅，算是第一层

次的精品了。 进入第二层次，则要试图将物写活，

赋予它人的个性。 这类联，最善于拟人。 如民国河

西人孙振升，同样写水磨：“哪怕公侯王爷，我有我

例；不管青稞麦子，谁来谁推。 ”他是在替水磨代

言，这种代言，不好说一定是作者的切实感受，感

觉文字与作者之间，总还隔有一层。而进入第三层

次，则全然是借物言情。还是一副水磨联：“半世多

情， 但愿物生皆有偶； 长年养拙， 相看人巧却无

双。”作者是杨晓岩的好友成大猷，此时的他，刚刚

经历陇中地区一场兵燹，家庭也受到牵连，孤苦伶

仃之人，定然是有发不完的牢骚。他已然不是在写

两扇合拢的水磨那么简单， 分明是自身处境的宣

泄。

咏物联经此三个层次，渐入佳境，形神兼备。

可不好说哪个层次最好， 关键还在于写联之人是

否有心。留心于所咏之物，其实写形、写神，都是在

写心。

世相

我孤独的时候，会想到人群，就像一只鱼

儿钦慕着大海。那里有世相，等待着我用心灵

感受到一种温和而坚定的力量。

那天我在广场看到一对老夫妻在行人中

间肃立：男的一头白发，又乱又长，两腮鼓起，

正在吹奏一样别致的乐器， 而他妻子深深地

弯下腰，双手捧着一只搪瓷缸子……

瑟瑟寒风带来了他们悲凉的体温， 过往

的人们几乎没有丝毫犹豫， 纷纷把零币放到

它的里面。

老人吹奏的是竽，还是笙呢？面色如此愁

苦，为什么还要选择这样一首欢快的《瑶族舞

曲》呢？奉上一元纸币问他。老人言简意赅：是

笙。 诗经里不是写过“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吗？

我肃然起敬。 他潦倒，却不失高贵。

转到超市小电梯口前的空地上， 一个小

伙子怀抱一把吉他端坐在人行道的隔离墩

上。 他正在高歌《笑傲江湖》，他长发飘飘，一

手在膝盖上打着拍子，仿佛是在弹铗而歌：世

间纵有不平事，当击之。

驻足谛听，觉得别有意味，他一个人，便

有了江湖。

而在雷坛河桥头， 我却目睹了一桩人间

喜剧：一个约莫四十多岁的中年汉子“惨”遭

其老父修理。

汉子明显喝高了，走路飘飘摇摇，需要他

七老八十的老父亲搀扶。

两人就坐车问题发生分歧，争将起来，儿

子摔倒在地上，赖着不起。 老人家怒了，巴掌

“啪啪”地拍在汉子的脖颈处。

汉子一脸迷离，说：“爸，你听我说唦！ ”老

父说：“你再不要粘了，跟我走。 ”

老人家扯着汉子的耳朵将他跌跌撞撞提

走了。 围观的群众发出善意的哄笑。

我在想， 多年以后， 他摸着空落落的脖

颈，却再也听不见那一声脆响，也许眼睛里会

闪烁着涔涔的泪光吧……

每个行当都有诀窍，也就是所谓的不传之秘。

和玩家们接触多了，就能听到一些诀窍。

陶罐真伪，沾点水，看渗水速度。

瓷器，放到太阳下晒一阵，就能发现修补的猫

腻。

看着特别脏的藏品，十有八九有问题。

乾隆时，仿造的官窑器物，篆书“御”字少一

笔。

……

这些诀窍，有书本知识，有经验积累。几天前，

跟老张学了一诀窍， 用在鉴定瓷盘上， 果然很神

奇。

周六，是隍庙里摆古玩地摊的最后一天了。古

建筑群要维修了，禁止摆摊，要告别摸爬滚打了多

年的隍庙，许多玩家心中不忍。

清早， 老张就打电话约我， 隍庙地摊最后一

天，去看看吧！中午时分到隍庙，人已经不多，通知

发了 N 多天，都有心理准备了，能走都走了，不走

的是为了摆最后一天。

跟着老张瞎逛，这里看看，那里瞧瞧。忽然，他

拉了我说，那瓷盘不错。我一看，民国双鱼盘，也就

三五百元，没啥稀奇的。

民国双鱼盘，以前，市场上几乎无人问津，也

就百十元。如今老东西越来越少，这类东西价格渐

渐走高。 这件双鱼盘直径 20厘米左右，青花颜料

勾勒出鱼身，底足、盘子外檐，用青花双圈勾线进

行装饰。

“看这类盘子有个窍门。 ”老张说。“啥窍门？ ”

大感兴趣。

“看盘子是否有字。 ”这种盘子上多刻有张王

李赵之类的姓氏。 当年，村子里婚丧嫁娶，就要从

各家各户借来盘碗，为了区分，就要錾上各家的姓

氏。 新东西很少有錾字。

还有一个诀窍。 老张说着，拿起盘子，右手伸

出两个指头，轻轻抠住底足内圈，盘子就稳稳挂在

手指尖上了。

“手工做的盘子底足是后装的，比较平整，可

挂在手上，而现代的灌浆盘，里厚外薄则不行。”老

张说。

这诀窍简单，我也会了。 又转一阵，看见一盘

子，拿起，伸出二指，果然稳稳挂在手指尖，再看花

纹，像宋代龙泉窑。 诀窍果然管用，有些激动。“这

件宋代龙泉窑的如何？ ”我问。“傻。那是现代手工

高仿，釉水不对。 ”老张不屑一顾。 听此言，顿时无

语。

教的曲儿唱不上。 诀窍虽好，也不能迷信。

窗外大雪纷飞， 我却在客厅里发现了一只飞

来飞去的蛾。

第一眼看到这只懒洋洋飞动的蛾子， 我对埋

头看微信的妻子说，米袋里又出虫子了。妻子说她

刚买的新米，怎么会？ 我抓住这只蛾子查看：它身

长约 1 厘米，棕褐色的复眼，前翅长椭圆形，翅面

有不甚明显的纵条纹，后翅比前翅宽阔，灰黄色。

再仔细一看，它的两个触角非常长，几乎和身体一

样长，而且它的头部不是那种长三角形，而是类似

球状，头顶有蓬松的绒毛，再细看，它的翅膀外缘，

也是一圈绒毛。 显然，这不是米蛾。

这个发现让我一下子兴致勃勃起来， 我放了

它，可是它飞了一下，马上掉落到沙发上，它太虚

弱了！或许它已经快要死了。一般的蛾子只有几天

的寿命，它们完成产卵的任务后就会死去。

我注意到它是从卧室的方向飞来的。 拿起放

大镜，我开始一点点地在墙角、地面、房顶、家具缝

隙还有衣橱上寻找。折腾了半个多小时，终于功夫

不负有心人，我在衣柜的角落，看到了一只遗留的

残茧，显然，有东西咬破了茧，然后羽化成蛾了。看

大小和颜色，我确定就是这只蛾子所留。

衣柜里没有食物， 它怎么会在衣柜里做茧羽

化呢？

我仔细搜寻，又有意外发现，衣柜里不只一只

茧，还有好几只，我拍了照片，发到百度里和虫迷

群中询问，原来这是衣蛾，专门祸害衣服的。

衣蛾幼虫是一个小型褐色的毛毛虫， 一般藏

在丝质的袋状筒巢内， 成虫就是我刚发现的这只

灰黄色的蛾子。 衣蛾体质很弱，飞不远，它特别喜

爱纺织品，尤其是沾有食物或其它污染，有汗味的

衣服更易吸引衣蛾。衣蛾会把卵产在衣服上，过不

了两周，卵就会变成幼虫，幼虫会吃毛皮、地毯、毛

毯、化纤羊毛、棉混纺织物等。

我赶紧把这个情况汇报给妻子， 妻子如临大

敌，翻箱倒柜整理起衣服来。 很不幸，我的羊毛衫

已经惨遭毒手，被咬出了几个针孔大小的洞。妻子

的好几件衣服也被咬坏。 从衣柜里扒出了三个虫

茧，里面有三个缩头缩脑的深褐色头的虫子。

妻子将衣柜打扫干净，衣服放回，在下层放了

一些樟脑丸，关紧柜门，这才放下心来。但我知道，

这只衣蛾已经悄然将卵产在了我们觉察不到的地

方。 或许下次虫灾还会爆发。

兹甫是宋桓公嫡出长子，有一庶出兄长目夷。

因是嫡出，被立为宋国太子。桓公的正室夫人是卫

国公主，在兹甫还未成年时，就被桓公休回娘家，

所以兹甫虽是太子，因为没有娘舅亲属，势力比起

庶兄目夷，差一大截。

兹甫为笼络目夷，欲将太子之位让贤于他。目

夷颇有贤德之名，坚辞不受。 兹甫顺利继位，就是

宋襄公。继位之后，襄公封目夷为宰相，主持军政。

襄公略施让贤小计，便赢得全国上下尊敬，继

承大位。 于是襄公似乎认定了谦让才是人生制胜

的法宝，说不定可以凭借此法宝称霸天下，走向人

生巅峰。宋襄公的野心很快得到印证。父亲宋桓公

还未下葬，刚继位的襄公就跑去参加诸侯会盟，在

天下诸侯面前先混了个脸熟。

当时的诸侯霸主齐桓公死后， 霸主的位置出

现空缺，宋襄公就开始打这位子的主意。

襄公虽有贤德之名，但在国家大事上，听不进

别人谏言。目夷的意思，宋国是小国，争当霸主，有

害无益。襄公不以为然，准备用自己的谦让征服天

下，于是向各国派出信使，准备召开诸侯大会。

楚、齐等大国收到消息，都惊呆了：兹甫这货

没烧糊涂吧？ 怎么做起了白日梦？

到了诸侯大会的日子，出场的都是卫、邾、曹、

滑等小国，有些小诸侯襄公甚至听都没听过，稍像

些样的诸侯，一个没到。 一帮人自娱自乐，竟将宋

襄公推举为盟主。

做了盟主的宋襄公，开始飘飘然，公然以盟主

的身份召楚、齐、陈、郑等大国诸侯会盟。楚成王勃

然大怒： 这小子蹬鼻子上脸了！ 目夷等人苦劝襄

公，让他别瞎折腾，好好治理国家才是正道。 又说

楚国野心勃勃，与其会盟，不可掉以轻心。 襄公听

不进劝：“堂堂盟主的威严，谁敢侵犯。 ”自信满满

地去主持盟会，结果还没说几句，就被楚成王埋伏

的军队抓起来，乖乖做了楚国的俘虏。

在众诸侯的调解下，宋国向楚国送了厚礼，宋

襄公才被释放。 恼羞成怒的襄公，修整军队，准备

用武力征服天下。在攻打郑国时，路遇楚军渡河向

郑国支援。 目夷要趁楚军渡河时杀楚军个措手不

及，宋襄公这时又仁慈附体：“敌人军未整兵未布，

我军此时攻击，有失仁义之名。”气得目夷直瞪眼。

楚军过了河， 直杀得宋军尸横遍野， 惨败而

归，宋襄公也身负重伤，最终不治而亡。 可怜宋襄

公一生以“谦让”为本，霸主还没当上，就落个如此

下场。

感情“异度空间”

黄老师审阅了几篇近日我等写的情感故

事稿件，有感而发曰：“生活中有些所谓好人，

在婚姻家庭中却往往是恶人啊， 对配偶无情

甚至于恶毒。 ”初闻愕然，思之信然……

确实见识过不少道貌岸然的君子， 在家

里竟像变了一个人，专权者有之，斤斤计较者

有之，暴力者有之，冷暴力者亦有之。 家里家

外两张脸，轻者说是人性的两面性，重者说，

简直算人格分裂。就像典型家暴剧《不要跟陌

生人说话》中的那个丈夫，此人是业务拔尖的

医生，是父母的好儿子，弟弟的好兄长……总

之， 在外人眼里， 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成功的

人、一个值得信任的人。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

近乎无可挑剔的“好人”，在妻子面前却变成

魔鬼，几乎陷枕边人于万劫不复之地！

当然，艺术作品中的人物典型比较极端，

可这样极端的人物确也是从现实中提炼出来

的。 生活中不乏对外和善、对内凶狠，对外人

大方、对内人悭吝的丈夫。 自然，也会有如此

这般的妻子。 按黄老师的说法，人性的善恶，

甚至普遍的道德准则， 在爱情婚姻中其实是

不做准的，感情世界另有一套法则，这套法则

和普遍外在的法则不相干， 我谓之为感情的

“异度空间”。是的，没错，感情生活另有法则，

或者根本就没有法则。 不然怎么说家不是讲

理的地方。 不讲理讲什么？ 讲情，讲性，讲性

情。 情、性、性情相契，那便是二人世界中的

善，否则，便是恶。 这便是为什么明明是两个

好人在一起却过不好的原因。

曾听过不少这样的讲述： 女子当初之所

以相中男子，是因为该男孝悌，对父母孝敬，

对兄弟姐妹友爱。想着他既然能对家人好，肯

定会对自己好。 孰料等到嫁过去了，才发现，

人家是对父母兄弟好，却不见得会对老婆好。

此好非彼好，根本两码事。所以， 找人要找对

的人，找合适的人，而不是找所谓“好”人，好

人虽好， 却要看对谁好。 对谁好都不如对你

好，这才是择偶的真谛。


